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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開通往屠宰間大廳的門，妻毫無畏懼地跟在我身後，往裏面走了幾步之後停住。



我驚奇地發現她的面部表情似乎沒有多大變化，她緊盯著眼前的傑西卡；好像她只是在等待著什麼，直到我關上門。



長期以來，我多次想像過妻子被屠宰的時刻，她期待已久的人生高峰，我知道這於她而言並不輕鬆，因為我曾經仔細觀察過許多婦人和少女在同樣時刻，準備迎接生命終結的表情，她們有的是我的家人，有的是我的朋友。



我輕輕握住她的手，她攥得很緊，深吸了一口氣。



「呼，已經到這兒了。好像我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這一幕就一直掛在我腦子裏呢。」她貌似輕鬆地微笑起來。



「我能想像，親愛的，妳的大日子終於來了。妳知道的，這輩子總有一天要它終究會到來。保持鎮靜，甜心，妳會發現一切都會進行得很順利，妳是個堅強的女人。」



妻再次把視線凝聚在傑西卡上，又深呼吸了幾次。



現在，她必須走出第一步，就像她之前許多女性做過的那樣………



邁步，向前。



我滿懷驕傲地看著她。



她對自己的屠宰前準備是多麼地周到細緻啊！



在預備屠宰的增肥期間，她努力增加自己的體重，對全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膚都精心呵護，確保如同緞子般光滑。



我們計劃好在她月經來臨之前幾天進行宰殺，這時她作為女性的肉體充滿了新鮮血液，身體最為健康，雙乳豐盈而有彈性，嬌軀對宰殺的耐受力最強。



兩天前，妻停止了增肥，從那時候起只喝甜茶並僅食用水果。



昨天晚上她更是只飲用了一點糖水，確保體內完全潔淨，還反覆催吐了好幾次。



今天一早，妻低聲告訴我，她感到自己完全被洗淨了，只是……有一點頭暈，不過還好。



於是，我們和女兒們一起，來到這座位於小村的屠宰場，這裏到處都擺放著宰殺家庭女畜——



比如你的岳母或者女兒——



所必需的一切工具和設施，無論是在浴室還是在院子裏，都很方便使用。



在屠宰間的門廳前，妻對幾個年幼的女兒道別之後，只留下長女艾麗妮跟隨我們進入屠宰室，她將陪伴自己的母親度過即將到來的最艱難的時刻。



＊＊＊



為了讓妻方便而舒適地就位，傑西卡被設置成低矮狀態。



有時，一位膽小怕事的年輕女孩站在傑西卡前，天真地問準備宰殺她的屠夫該怎麼辦的時候，是頗為好笑的一件事。



如果沒有人向她們解釋傑西卡的工作方式，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她們的反應就像是把即將發生的處理當作一種相當邪惡的娛樂。



與之相反，我的妻子非常瞭解傑西卡的功能，她帶著欣然接受的態度走向了這台女畜穿刺機。



看著妻子最後緩慢而鎮定的步伐，我再次意識到她是位勇敢的女人。



當妻望著傑西卡的時候，她一定知道，不到1個鐘頭之後，她美麗的頭顱將被插在餐桌上，安詳地看著自己被穿刺好的無頭嬌軀，在爐火中慢慢旋轉，最後變成漂亮的金黃，散發出烤全女獨有的濃香。



那時，我們年幼的女兒們會被允許過來看望她們的母親。



也許這一幕將令她們無比震驚，特別是我們最小的女兒，露絲；



但作為一個五歲的女孩，是時候向她展示她的母親和姐妹們必然到來的最終歸宿了。



妻來到傑西卡前立定，停頓了一小會，似乎是獻身般向前走了一步，臉上露出釋然的表情，這要歸功於女性為了他人的利益應該付出一切的傳統思想，大部分女子從出生以後就被反覆灌輸自我犧牲的價值觀，並最終歸結為：



她們人生的終結方式，就是獻身於各屠宰場成為供食用的美肉，這類似一種女性對生命的承諾，當她們生育後代之後就意味著屠宰即將到到來，以便為新的生命騰出資源。



總之，自我犧牲已經成為女人靈魂的基本組成部分，並讓我們得以合情合理地，以如此迷人的方式宰殺我們的妻子、女兒、岳母和女友。



＊＊＊



妻已經站在了傑西卡旁邊，她首先優雅地抬起左腿，放在傑西卡支撐女畜膝蓋的托腿平臺上。



「親愛的，你能幫我個小忙麼？」



她捋了捋額頭邊短而俏皮的瀏海，微笑著說。



「樂意效勞！」



「謝了。」



她伸手讓我幫她小心地跪好，我的動作還是那麼笨拙，這令我忽然感到有些羞愧，在處理的第一步，我著實幫不上太多。



妻只是溫柔地笑了笑，像之前一樣，許多類似的情況下她都會原諒我所有的小小過失，因為她知道我還不至於讓她從穿刺杆上滑下來……



我們早已學會欣賞彼此，她只是揉揉地捏著我的手搖了搖以示安慰。



在我的配合下，她穩穩地站在了傑西卡上，然後將自己渾圓白皙，結實又不乏柔韌的大腿分開……



極為自然地俯身彎腰，將胯下被深色茂盛恥毛包圍，淺褐中帶點粉色的狹長陰戶，毫不遮掩暴露在我面前，她完全理解身為成年女性的角色，完成這一切時毫不羞澀。



肥美粉嫩的小穴，一直是妻子的驕傲，她總是費盡心思小心呵護，女人們善解人意的溫柔，真是件值得讚賞的事！



妻十分明白該怎樣做，她踮起腳尖站在傑西卡托腿平臺的末端，這是她跪下之後放置腳跟的位置。



在進入屠宰預備期，開始增肥的時候，妻子住在城裏，她和別的女性一同接受了市裡女畜屠宰廠的授課。



預備女畜們（成年婦女，以及被母親帶來的年輕女孩）獲得了專業指導，包括如何正確地增加體重和脂肪，進行宰殺前的保健，以及做好被屠宰前最後兩天的準備。



在最終的幾次授課中，女人們在屠宰車間裏實地訓練接受各種屠宰的方式，她們一個接一個地學習了如何在被宰殺時，擺出正確姿勢。



在對女畜的培訓中，她們對屠宰各環節深刻的理解佔有重要地位，這將使肉畜的處理過程更輕鬆、快速和無痛。



儘管這只是訓練，但對一些少女甚至是少婦來說，有時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因此每個母親都獲得了特別指導，即當她們的女兒接受宰殺時出現情緒失控時該如何處理。



＊＊＊



「把那些塞子遞給我好麼？親愛的。」



我取出尿道塞遞給妻子，她略微向前彎腰，向後伸出左手拇指和中指輕輕地撥開如玉蚌的小穴口，食指慢慢地探入肉唇內一點。



接著，用令人吃驚的技巧，她伸出香舌把塞子舔濕，迅速地插進尿道口，然後伸出右手，用戴著戒指的無名指將塞子堅定地捅了進去。



這個動作明顯有些痛苦，令她短促地悶哼一聲，形狀向頭部漸漸膨大的栓子幾乎立即完美地堵住了她的尿道。



妻目前的狀態並不需要肛門塞，昨晚她已經徹底地灌了腸，把體腔內外都清理得乾乾淨淨，但她絕不希望看到，一位女畜被屠宰的時候，身體裏噴出除了鮮血和愛液以外的液體。



她認為這是作為女性最大的恥辱。



就像她在少女時代的朋友凱瑟琳，她是一位非常敏感的年輕女孩，對於自己在將來總有一天要接受屠宰極為恐懼。



她身邊的人們總是告訴她，在女孩更成熟一點的時候想法會不一樣，然而……



凱瑟琳的父親在她剛到18歲的時候，就叫來了屠夫。



這是一場例行屠宰，當女畜被脫得一絲不掛，像長豬一樣被綁在屠宰臺上，切開喉嚨時，堵下身的塞子並非絕對需要。



可憐的凱瑟琳，當屠夫過來的時候人們把她按倒在屠宰臺上，這位膽小的女孩當場開始失禁，少女在極度恐懼中不停顫抖，聲嘶力竭地大叫著「不要。」



直到放血刺在她左耳下脖子部位，狠狠地刺入。



接著，女孩圓瞪著雙眸，無聲地張開小嘴看著自己的各種體液飛濺得到處都是——



一句話——



真是悲慘透了。



我總是為妻嫵媚的面容而著迷，而她豐腴柔美的嬌軀又是如此性感，現在她已經準備好了，這是她人生中最後站著的時間。



儘管她現在只是一頭即將被宰殺的女畜，卻仍然有著屬於自己的濃烈情感。她即將把自己擺放成便於我屠宰的姿勢。



我注意到妻閉上了眼睛，修長的睫毛不斷地顫抖著，她的站姿有些發抖，我準備上去扶她一把。



我知道，這時對每個女性來說，都是她一生中獨一無二的，也是最為艱難的時刻，但我並不著急，我能理解她。



一次，兩次，三次深呼吸……



她突然大大地睜開雙眼，好像這個動作很吃力一樣，她似乎不想再讓我等下去了。



「好吧，好吧，我知道的——」



她低聲喃喃自語著……



「好了，讓我們開始吧。」



聲音聽起來很平靜。



「親愛的，請把腰托升起來一點。」



妻的臉上掠過一絲堅毅，開始慢慢屈膝下去，蹲在托腿平臺上，雙臂向後，手掌撐在平臺後端，接著，她小心而緩慢地改變為下跪的姿勢。

傑西卡的托腿平臺很堅硬，上面的腿銬部位是凸起的，另外妻子的身體也不輕，在增肥期間，她增添了數十千克高質量的鮮肉，這個動作顯然並不輕鬆。



妻直起身子，當我按照她的身材調整腰撐高度時，不得不把滿腦子由美肉、鮮血和脂肪引發的熱情暫時拋之腦後。



她輕柔地伸出右手握牢腰撐上的拘束帶，溫柔地看著我，用無聲的語言提醒我，她已經準備好了。



傑西卡不帶一絲抖動地向上升高，緩慢而堅定。



這台機器的設計允許支撐相當沉重的質量，理論上可以宰殺很肥重的女性。



但實際上，體重過胖或是過於強壯的女畜不適宜用這種機器屠宰，宰殺時的痛苦往往讓她們爆發出巨大的力量，最後導致相當不愉快的結局。



因此這類女畜通常要麼採用更快捷的方式處理，要麼必須在宰殺前正確地捆綁緊固。



畢竟，在宰殺只有40出頭的美豔岳母時，如果你必須按牢她接近80公斤的裸軀和肥美的大腿，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即使她完全理解並配合你的宰殺，瀕死時的本能掙扎總是會讓你吃驚不已。



我扶著妻的腰部停下了傑西卡，她明白，我得把她的雙腿銬在托腿平臺上，完美地配合著我的動作，只是略微靠了我一下，以便調整大腿之間的距離。



我從托腿平臺的末端開始鎖住她光滑的小腿，保持著她分腿的間距，這時她卻似乎想調整一下大腿在平臺上的位置……



「嗚……」



她幾乎是尖叫了一聲，快速地扭頭，用幽怨的目光看著我。



「噢……親愛的，請你溫柔一點，好麼？」



她轉回頭，只是擺了擺大腿，腳踝扭動了一下。



我檢查了一下可能出錯的地方，但什麼也沒發現，我沒有對她的小脾氣發火，只不過是使小性子罷了，她似乎有些不安地再次回頭看我，我溫柔地撫摸她栗色的短捲髮，表示不介意。



這個小女人只是想更多地引起我的注意，以便克服內心揮之不去的恐懼陰影，因為與市裡女畜屠宰廠的授課不同，這次是真真切切的宰殺。



妻的行為其實很正常，盡可能地忍耐和順從這一切，一位通情達理的女性在被屠宰時，總能以她最大的配合來回報你……



我一邊銬上她的雙腿，一邊計算著，她將為我提供超過30千克的可口鮮肉，大約4升鮮血，2升高質量的油脂，以及大量的其他美味，因為她實在是一頭健康的女畜。



＊＊＊



「好啦，人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妻笑嘻嘻地『原諒』了我。



從她的每個動作，每句話語和姿勢中，我感到她已經完全放鬆下來，期待我的最後一次溫柔擁抱，愛撫她絲緞般白嫩滑潤的雙肩，高翹的豐挺美臀，並告訴她我對她多麼地滿意。



半年前，當我們開始計劃她的屠宰時，妻提議我把她綁在家裏的宰殺臺上割喉。



她想像著我會從她可愛的下巴入刀一直切開整條脖頸，這樣鮮血會快速流暢地噴出。



她不希望被捆綁起來處死，在被屠宰時，她想讓手腳被她的朋友們按著，宰殺時只會踢蹬幾下。



妻熱愛這種宰殺方式，因為她覺得這樣十分優雅，在我割開她的粉頸之前還可以欣賞各項準備工作。



或者，她也能接受像「長豬」一樣被倒吊起來宰殺，然後渾身只套一雙可食用的水晶長襪，和蔬菜一起上桌。



但在不久之前，我們的市議會決定為市裡的女畜屠宰廠購置傑西卡3000，因此全市的婦女和女孩在宰殺時都必須按照同樣的標準。



在我們社區，長期以來的傳統是在家飼養和宰殺女畜，直到今天，相當多的家庭還是如此。



「讓我們把腰撐往前調整一點，高度很合適，當我的屁股向後移的時候，身子也會放低，這樣腰托將把我托穩。」



妻總是以行動證明自己扮演著一位個性獨立而細心的女性角色。她從來是個非常有責任感的女人，總是把方方面面都考慮周全，似乎是繼承了她母親的遺傳。



妻第一次懷孕時，她母親立即意識到被宰殺的時刻快要到來了。



她那時剛滿33歲，身材就和妻如今一般豐腴肥美。



那段時間，她經常和我的妻子探討以她作為主菜的宴會細節。



當她談起打算被如何屠宰時，我感覺簡直像是在說一位陌生女人而不是她自己。



她帶著極為平和的態度談論她的美肉、鮮血，脂肪以及身體其他部位該如何烹飪利用。



有個證據可以顯示她是多麼在意這一切務必進行得流暢完美——



她詳盡地講解了自己被宰殺和食用的整個流程：



從早上的洗浴，到屠宰處理、上架燒烤，烤好以後美肉的分解裝盤，一直到晚上怎樣清理拋棄剩下的碎肉殘骨！



我的妻子認真地聆聽她的叮囑，這聽起來很令人吃驚，她們很明顯地把這當作女性話題，而其中關於自己的屠宰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知道身邊的這位女子，將溫順地走向和她母親相同的歸宿。



我明白妻子信任我，會給予她生命真正高貴完美的終結，為此她願意完全獻出自己。



＊＊＊



「如果你能在處理我的同時，幫我按摩後背和屁股，我會非常感激的，幫幫我好麼？」



「當然，我親愛的，耐心點，盡可能放鬆些，我會盡力幫妳的。」



「現在我要趴下來，把脖子穿進頸銬，請從下面托住我的胸口，直到你把腰托平臺調整好，這對我來說有點難，至於腰托平臺的位置和高度我會提醒你的。」



「高一點···對了，請再多一點……我感到了……看起來不壞，不是麼？」妻有些得意地說。



「我想包括頸銬的位置在內都很完美……我試一下抬起手臂，看能不能承受我的身體重量。」



妻跪伏著，小心翼翼地向外伸直了手臂，上半身靠托腰平臺和頸銬支撐起來，舒展嬌軀如同展翅飛翔的天鵝。



「好極了……就和我們在市屠宰場練習的時候一樣。」她興致勃勃地評論道。



妻其實並不完全明白該做些什麼和怎樣做。



這似乎有些令人難以置信，她是多麼「愉快」地通過自己的想像，配合著我調整穿刺機的各個部分。



通常來說——



如果你真的關心一個女人，你會試著理解她，並對她的一切都有興趣，她會快樂地屈從並把自己完全獻給你，因為她感到你是她的依靠。



和這樣的女人一起生活是非常愉悅的事情，她分享著你的情感——



即使你此刻的快樂實際上對她沒有半分好處。



這讓我想起一件難以忘記的事情。



有年冬天我們的鄰居要宰殺她的女兒，女孩順從地脫光了衣服站在門口等待屠宰，這時她的母親——



也是她的屠夫發現沒有足夠大的鍋來容納開膛之後的下水，每個人都開始四處找鍋，屠宰的時間正好是清晨，鄰居的女兒赤裸著全身在寒風中凍得直發抖，過了一陣子，大家都回來了——



沒人找到鍋，幸運的是女孩兒還沒有被凍得失去意識，告訴她的母親，她要好的朋友仙蒂肯定準備了這樣一口鍋，因為仙蒂家裏明天就準備宰殺她。



無論你信不信——



她母親很快就借到鍋回來了，這位可憐的要被屠宰的女孩和周圍的人們一樣高興。



這就是女性的思維方式！



＊＊＊



我把視線轉回妻子身上，很多年前，當她還是個小女孩，在父母的陪伴下第一次嘗試這個姿勢時，似乎覺得這實在是過於令人羞辱了。



她感到一位少女如此赤身裸體，大張私處地跪伏在穿刺機上，簡直是毫無尊嚴。



但她沒法想像，自己有一天會毫不畏縮地跪在傑西卡上，準備完全獻出美肉。



那時割喉或斬首是她更樂意接受的宰殺方式。



今天，當她成長為成熟婦女，她發現一切都不同了。



這種姿勢將幫助你更好地履行作為女性的義務，無論對於她還是我，這個姿勢做得越完美，宰殺起來越順利。



「不好意思…我…我的奶子有點疼，因為它們真的太飽滿了些……你知道我增重了，現在…那個又來了…噢……」



女人啊女人，妳們美麗動人的身體總是有那麼多麻煩，可愛的嬌軀如此讓妳們操心，不是這兒痛，就是那兒癢，還有那些周期性發作的毛病，特別是對減肥和維持曼妙身材的瘋狂追求！



妳們總是時而抱怨大腿太粗，屁股太肥，肚皮太鼓……



但作為肉畜，我們就是喜歡妳們豐腴可口的美肉，天鵝絨般白嫩細滑的肌膚，這一切都離不開增肥產生的高品質脂肪。



妻不知道，當她豐滿白皙的裸體靠在浴缸邊沿，一前一後地分開玉柱般渾圓大腿，梳理頭上栗色捲髮的樣子是多麼可愛動人。



每次我用浴巾拂過她極富彈性的雙峰和翹臀，一直抹到渾圓結實的大腿根部，鼻尖傳來若有若無的成熟女體馨香，心頭就充滿了難以壓抑的火焰……



「哇噢…咪咪懸吊著感覺好疼……」



「好了親愛的，我明白，不過我們還得等會兒。」



過了一會兒，她把手掌從乳房滑到後臀上，現在她感到更安心些了，因為我開始把穿刺杆移向她的菊門。



將穿刺杆靠近並插入女畜的陰道入口是件非常精細的活兒，也是許多麻煩的開頭。



成功與否很依賴於女畜自身的配合——



取決於她能否憑感覺主動調整陰道口與穿刺杆的位置，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仰起頭部和身體保持一條直線。



通常來說，先把穿刺杆插入女畜，再固定她的腰部會更好些，腰托能幫助穿刺杆保持縱向平衡，以便完美地完成穿刺過程。



如果有必要，先把女畜捆綁固定好，否則這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在肉畜一邊掙扎試圖逃跑的時候，你沒法幹這件精細活兒。



我抱著極大的耐心，以非常緩慢的勻速，將穿刺杆閃著寒光的尖端，一點點塞進妻的陰道口。



她兩片淡褐色的肉瓣自動張開了一條小縫，露出內部層層疊疊的粉嫩肉褶。



恥毛下沿蒂頭因充血變得足有黃豆般大小，但她的表情卻仍是古井無波，甚至連呼吸都察覺不到。



…進去一點……再深入一點……



肉縫開口被粗大的穿刺杆極度張開了，柔弱鮮嫩的穴壁被堅硬?亮的金屬杆無情地分開，一絲絲粘稠的愛液開始從二者的結合部滲出，這對她和我來說都是個好兆頭。



「穿刺杆插入妳的小屄大約10公分，感覺如何？」



「還好，感覺還不錯，腰托的位置相當好，不用再調整了，現在我的臀部到後背都固定死了，如果你有麻醉劑，現在就可以使用，嗯…我…準備好了。」妻子略有些喘息。



「嗯啊……」



我依言照辦，儘管注射麻醉劑並非毫無痛苦，你還是需要特製的注射器，針頭比普通的更長更粗。



但和過去相比，注射麻藥是一種更好的方式，能確保女畜能相對平靜地熬過可怕的穿刺過程，而不是只能像一塊拼命地哀嚎和顫抖的美肉。



在沒有麻醉劑的時代（或者像今天那些仍然堅持傳統宰殺方式的屠夫），女畜穿刺前通常採用的方法是：



將女畜的頭髮弄濕分開，露出後腦部位，接著屠夫用拍肉棒猛錘她的後腦勺讓她昏迷，如果動作正確，力度合適，當然沒有任何問題，但如果沒做到……女畜或者是被當場擊斃，或者她只是哀嚎一聲卻仍然活蹦亂跳，那麼你就得反覆敲下去。



唔，今天我們幸運地處於另一個時代。



我把妻子的雙臂拉到背後，用厚實的拘束皮帶捆綁在托腰平臺上，她已經完全安靜下來，儘管我明白她一定在想些什麼，但她一句話也沒有說。



＊＊＊



一個月前，當我向妻宣佈準備宰殺她的時候，她就成了所謂的待宰女畜，她自覺開始按計劃增肥。



按照法律規定，無論女性是在市內的女畜屠宰場宰殺（她們的美肉將供應肉鋪），還是在家裏接受屠宰，如果你想要自個動手，都必須到屠宰場接受實操訓練。



在女畜被正式宰殺前兩天，她們的名字便從家庭豢養的牲畜目錄轉換到儲備肉功能表上。



經過數次培訓，妻已經完全理解了宰殺的每一個環節，現在她只是跪伏在傑西卡上，溫柔安詳地看著我，等待著直到她修長潔白的脖子被固定在頸銬中。



噢，這些待宰女性的表情總是讓人那麼地感慨！



我的朋友向我談起過他的第一個妻子。由於她沒法生育，他不得不立刻屠宰她。



這位少婦非常漂亮，她擁有一頭華麗的金髮，湛藍如天空般的眼眸——



就像一座美神雕像。



他非常寵愛妻子，當他告訴嬌妻將要屠宰她的時候，少婦悲傷地哭了，直到他許諾將親自動手處理她。



宰殺那天，我的朋友在後院裏準備好了斬首木砧，他的妻子，乖乖地把腦袋放在上面等待砍頭，她只能是一塊上好的美肉了，但他簡直無法下手劈砍，最後他鼓起勇氣，用盡全力一斧剁下了少婦的頭顱。



柔弱的軀體隨著飛濺的鮮血向前彈起、倒下，修長的美腿痙攣了幾次平靜下來。



我回頭與妻柔和的目光對視了下，她還是寧靜地望著，注視我將屠宰桌和需要的其他零碎工具準備好，在她被穿刺好之後需要立即進行下一步處理。



在我不長的準備期間，妻子完全保持了安靜，當我完成這一切之後，她開始快速地喘息。



「親愛的，我…我想告訴你……」她突然開口了。



「是的……」我把頭湊到她耳邊彎下腰。



「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但請你……」她忽然說不出話了。



「沒關係……我有在聽，妳想告訴我什麼？」



「我們……我們的兩個大女兒，艾麗妮和露西……她們都是健康活潑的女孩，請留著她們好麼？



她們以後每年都能生孩子，她們會成為好母親的。至於小簡妮，凱瑟琳還有瑪麗…請把她們養到18歲再屠宰吧，那時她們將是漂亮溫順的成年女畜，肉質和脂肪都會很棒的。



還有，親愛的，記住在宰殺她們之前一定要盡可能地讓她們增肥……」



「好的，我保證。」



「到了屠宰艾麗妮的那天，請別用殺豬槍宰她，她跟我說過，她特別害怕那種宰殺方式，她看過我的姐姐凱特，你記得凱特被宰殺的時候弄得有多糟糕吧，皮特在對她脖子開槍的時候沒把頭抓牢了，結果凱特慘叫個不停，接著他又打了第二槍……」



「還有，我沒說完呢……」當妻看到我打算站起來的時候接著說。



「穿刺我到最後的時候，如果我因為缺氧出現痙攣，你能切開我的喉嚨麼？」



「當然，我親愛的，就像我們說好的——我會從妳左耳邊下刀。」



「還有…」



「好的…」



「剛到這兒的時候我好害怕屠宰…我真的很害怕……」她的聲音有些嗚咽。



······



「鎮靜！親愛的…」



像是打開了閘門，妻開始絮絮叨叨起來，我適時止住她。



「幹妳該幹的事，妳已經準備好了，並且明白下面的步驟，寶貝妳非常精明能幹，一切都會很順利的。別只是呆呆地趴在傑西卡上，忘了在適當的時候張嘴，我知道妳肯定能挺過宰殺的，妳像妳母親一樣勇敢。」



妻開始急速地喘息。我不想讓她把注意力都放在穿刺杆上，開始溫柔地愛撫她高高翹起的臀部，作為女畜的本能，這個動作通常能讓她平靜下來。



穿刺杆繼續深入，妻閉上雙眼喘了口氣，她能清晰地感到粗壯的杆身在蜜穴內部移動，敏感濕滑的肉壁緊緊地包夾著入侵的不速之客，在冰冷穿刺杆的刺激下，毫不吝惜地獻出了大量蜜汁，令她的喘息中開始帶了些春意，夾雜著陣陣低聲嬌吟。



「穿刺杆…已經插得……那麼深了！噢，上帝！再過一陣子它就會插入並刺破我的子宮，一直捅進我的肚子！我感覺到了……它還在動！」



「啊啊……」



穿刺杆通過了妻緊窄的宮頸口，堅定而緩慢地戳到了子宮頂部。



我立刻停下機器，妻嫣紅的小嘴大張著，瞪著雙眼想要尖叫，卻發不出聲音。



「噓——噓——」



我小聲地在她嬌小的耳珠旁吹氣，溫柔地撫摸她光滑的脊背，但看起來幫助不大。



「堅強起來！親愛的。」



我輕輕地在她緊繃著的圓潤臀部上拍了拍，繼續發動穿刺杆。



「噢……」



穿刺杆的尖端似乎被一層堅韌單薄的膜頂住了，壓力忽然加大……



「嗯嗯嗯嗯嗯嗯呃呃……」



妻豐腴白嫩的裸軀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被拘束帶反綁在背後的小手緊緊地握拳，被腿銬束縛的小腿猛地繃緊了，一對性感的腳丫子也向上彎翹起來，十隻足趾緊縮在一起。



「啊啊啊啊啊啊……」



我陡然加力，穿刺杆輕鬆地穿透了障礙——



這也意味著處理已進入不可逆階段。



我正在屠宰我的妻子！



現在，她就像被宰殺的母豬一樣放聲哀嚎，那是一種痛苦咆哮和尖銳嘶鳴的混合物。



其實，在麻醉劑的作用下，妻不會感到過於痛苦，但她完全被震撼了，因為她正在被宰殺！



妻的聲音和動作一直可以傳到屠宰室外，讓大家都知道我正在處理她。



現在，她已經完全意識到身為一頭女豬意味著什麼，她現在不再是女人，只是一塊即將上桌的美肉，關於這一點，在我初次見到她的時候就十分明瞭。



妻無助地顫抖著，喘息著，忽然她不再出聲，屠宰間裏出現了反常的安靜……



接著我聽到她做了一次深呼吸，有什麼東西在她的小腹深處噗嗤一響。



「一切都進行得很完美！妳很棒，我們穿進去了！」



我鼓勵地拍了拍她的背，她又開始尖叫。



「會好起來的，妳很堅強！」



我繼續穿刺程式，妻的小腹中接二連三地發出噗嗤噗嗤的聲響，「啪啪啪」，她開始用反綁在身後的雙手用力擊打臀部——



正如她在市女畜屠宰廠受訓時一樣，動作非常賣力，據說這樣可以減輕女畜被穿刺時的不適。



屠宰就應該是這樣，一下、兩下、三下，她拍打的頻率開始加快，昂起的小腦袋有些抽搐，栗色短髮有些被汗濡濕了。



處理這樣一頭性感聰明的母畜真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



當穿刺杆尖端碰到胃部時，妻子停止自主拍打，被拘束帶固定的雙臂一陣顫慄，交疊反綁在一起的手腕微抬，十指張開，簌簌發抖。



我停住了穿刺杆，「別停止拍打！」



我叫道：「繼續！呼吸！呼吸！」



大叫幾聲後，我用力拍在了她的翹臀上，「繼續！」。



妻的整個身體痙攣了好幾次，連裹著穿刺杆周圍的肉唇也箍得緊緊地，她真的非常努力，但看起來效果不佳。



我們必需得繼續了，穿刺杆尖端開始發力，再一次抵在了她的胃壁上。



通常，穿刺屠宰進行到這個環節，女畜們往往會嘔吐，從這兒可以看出妻把自己清洗得實在乾淨。



「我們可不能停下，寶貝，加把勁兒！」



妻用哀求的眼神望著我，柔滑的髮絲被汗水凝成一綹一綹，白皙光潔的額頭上佈滿了水滴，星星點點地反射著水銀燈光。



白嫩豐挺的乳房沈甸甸地垂在胸前，褐色的乳暈微微顫動，微凸的小腹隨著緊張的呼吸急促地起伏。



我用雙手在她高翹的豐臀上大力揉捏起來，試圖緩解她的痛苦。



女畜的腸胃部分是穿刺杆最難通過的地帶，隨著橢圓形的杆頭緩緩推進，女畜發現自己無法呼吸了，這真是一頭被活體屠宰的女豬的艱難時刻。



「就是現在！」



穿刺杆似乎通過了某個關口，妻的頭猛地微抬，雙眼發直，香舌吐出檀口。



「媽……媽」



我聽到她喃喃道。



我對她母親被屠宰的情景記憶猶新——



這位美豔的中年婦人赤裸著全身被倒吊起來，豐腴的身子隨著銬住雙腳的鐵鏈細微地旋轉，向天的肥白腳丫劇烈地顫抖，用無神的雙眼望著腦袋下面的平底鍋，同樣低呼著「媽媽」，鮮血之泉從她被切開一半的脖子中噴向鍋底。



屠夫和旁觀者無言地看著她垂死掙扎，顯得十分著迷。



她不斷踢蹬顫抖的大腿是那麼結實有力，粉嘟嘟圓滾滾的美臀在腿根的帶動下誘惑地晃動，儘管並不顯得肥胖，但對她這個年紀的女畜來說也頗為可觀了。



如今，她的女兒也在穿刺機上開始了最後的掙扎，今後妻的女兒們也會迎來相同的命運。



穿刺杆通過胃袋和食管，妻的噁心反應立即停止了，我也得停一會兒，讓她鎮靜下來，因為重要的一刻即將到來。



幫助穿刺杆找到咽喉的入口主要依靠女畜自身努力，她非常明白這一點，並打算密切配合我。



好了，我們繼續——



穿刺杆以極度緩慢的速度，一釐米一釐米地推進。



「是的…對了…慢…慢一點」，妻小聲地呻吟。



「我的上帝，哦…媽…哦…媽…媽」



「我…感到…尖端…到了…請…慢點…」



「到喉嚨了麼？」



「哦…媽媽……媽媽」



「進去了麼？」我再次耐心地問。



妻沒有回答，只是急促地喘息。



我不想無所事事地幹等，在她的翹臀上猛拍起來。



「我…我想……」



「杆子進去了沒？！！」



女畜有時就是要狠狠敲打。



「是……是的！」



穿刺杆往前一竄，準確地插入了妻的咽喉，讓她渾身一震。



這是女畜本能完全展現的時刻，她要麼會發出最後的嘮叨，在穿刺杆擠開她的上下牙，刺穿她的舌頭之前…



或者她能試著控制住自我，或多或少地保持安靜。



每個母親，在她的女兒被採取這種方式屠宰時，會跪在她的頭邊，雙手撫摸她的臉頰，一邊安慰一邊引導她。



母親會向女兒大聲吼叫，讓她保持振作，當被宰殺的女孩忘記張開嘴唇，母親會主動干預和提醒，直到穿刺杆尖端在女兒咽喉深處出現為止。



我讓穿刺杆自行向前運動，飛快地跪在妻子的頭前。



「它過來了！保持好姿勢，頭千萬別動！」



我必須回到傑西卡後面的控制面板，妻的命運即將抵達終點，她作為女畜的人生意義快要實現了。



當年她的母親看著自己的鮮血流進鍋裏的時候，眼神就和妻在穿刺杆上一樣，她好像不敢相信自己已經完全被穿刺杆捅穿了——



直徑足有雞蛋大的金屬杆身從蜜穴，通過胃部、小腹一直到喉嚨，妻現在正在用體腔內部體會穿刺杆的冰冷與粗大。



妻履行了身為女性的義務，這也正是她從小期待的吧。



現在，妻還有幾秒鐘的時間能自由呼吸，然後她的掙扎又將開始。



一會兒，妻含糊不清的喃喃聲消失了，她在沉默中掙扎著，渾身抽搐，像是想做點什麼——



大約是已經接受了如同牲畜般被我處理的命運——



一雙被反綁的小手如同篩糠般在臀上顫抖，她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看著穿刺杆足有雞蛋大的尖端緩緩地從自己的小嘴中穿出，鈍形的杆頭一點點從她努力張大的檀口中顯現，只帶了一點血絲，顯然穿刺十分成功。



妻兩片豐潤的櫻唇和她下身的肉縫一樣，極致地擴張著，緊緊地包裹著粗大的穿刺杆，潔白的貝齒與杆身摩擦發出咯咯聲。



（噢，媽媽，這虛幻的事情竟然真的發生了！……媽媽，媽媽，在您剛剛看到鮮血噴出，知道自己被真地割開脖子的時候，是不是也像女兒一樣只能無助地睜著雙眼？）



（你對我做了什麼？……這不是遊戲！難道我真的只是一隻女豬？）



（……事實就是這樣，被屠宰的女人就是一頭肉豬，即使妳也不例外，我親愛的，看！為了我你把自己養得多麼肥嫩。）



我用眼神和妻在虛空中無聲地交流，她的表情變換了好幾次，最後認命地垂下眼簾。



我陶醉地撫摸著她幼滑充滿彈力的肌膚，滿意於它們的緊繃和細膩，如此白嫩迷人，與閃爍著金屬光澤的穿刺杆如此地相襯！



不愧是她母親的好女兒，我的好妻子，我真的為她驕傲……



為她挺翹圓潤的臀部，健美修長的大腿，豐滿誘人的雙峰，為她機靈精明的心思，乖巧柔順的氣質，這一切使我能幸福地享用她的美肉。



妻再也發不出尖叫，穿刺杆已經完全塞滿了她的口腔，將她從喉嚨到小嘴都堵得死死地。



似乎是有些缺氧，妻的腦子開始混亂，她用茫然的目光一會兒看我，一會兒看著口中冒出的穿刺杆尖端，我是她唯一的依靠，但是如果她足夠清醒，一定會明白我不可能幫助她。



「完美無缺，妳是個好女人，忍耐一下，馬上就結束了。」



只要女畜還能順暢呼吸，她的垂死反抗就會令人吃驚地強烈。



你絕不能低估任何一個被宰殺的女人或女孩。我完全明白一位哪怕17歲的女孩在掙扎時能做出什麼事來。



妻豐腴的肉體仍然在穿刺杆上無助地抖動著，被反綁在背後的手腕飛快地上下晃動，十隻纖長的手指瘋狂地在空中抓撓，似乎想攫住什麼。

傑西卡必須被設計得十分牢固，特別是穿刺杆部分，因為只有穿刺杆才能真正地固定住被宰殺的女畜！



每當粗大堅固的穿刺杆插進女畜的陰道，她們的腰、臀和大腿就會相對安靜一些，傑西卡真是一台精心設計的機器。



穿刺杆仍在慢慢前行，我耐心地等待著，直到穿刺杆完成穿刺停止下來。



終於到了這一步，這是每個女人必然經歷的一關。



妻又開始有些歇斯底里，她差不多已經無法呼吸，這令她出現了難以自製的痙攣和踢蹬，儘管被腿銬和腰托緊緊地捆綁著，這條白皙肥嫩的母畜仍然在拼盡全力掙扎。



她的大腿和臀部都扭曲得不太自然，特別是十根修長手指像雞爪一樣張開。我的小母豬正在為性命作最後的掙扎。



穿刺杆終於抵達了最終位置，現在我得抓緊時間，當女畜被穿刺完畢後，最好在第一時間把穩定杆插進她的菊門，防止她肥嫩結實的胴體在穿刺杆上過度顫抖。



在市女畜屠宰廠受訓時，他們特別叮囑我，最好是就穩定器一次性推進肉畜的直腸深處，這不是為了照顧她的感受，而是為了節省穿刺後的每一秒。



儘管妻現在似乎只是在毫無意識地顫抖著，豐滿碩大的乳房和肥美的臀部像波浪般晃動著，曾經明媚的秀眸，空洞地望著從小嘴中伸出的穿刺杆，反綁在背後的小手在空氣中亂摸，無助地試圖接觸插入後庭的穩定杆。



但我能肯定她完全理解我即將對她做的事情，無論妻有多麼配合我屠宰的意願，她的本能仍在令她進行著徒勞的掙扎，這是肉畜們最令我著迷的地方之一。



不過現在沒時間讚美了，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完全把你的女人當做平常的肉豬來對待，真的，這是你能為她做的最好的事情。



我還是沒有在妻不斷痙攣抽搐的修長脖頸上來一刀，這樣會使整個穿刺失去很大一部分意義，儘管在宰殺前我們已經充分討論過她的心願，我知道她正在恐懼中等待宰殺的最後一道程式——



豁開肚皮，掏出下水，然後被斬肉斧剁下腦袋——



完成她作為成年女畜的最終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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